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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对当前高等教育生态中涌现的“AI 仿生人”主

体性畸变现象，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批判性分析框架。我们

提出 “广义社会技术压力障碍”（GSTS） 模型，并引入其

核心量化指标 “认知外包商数”（COQ） 与 “他娘的情绪

因子”（TMF） 。通过建立“数字祥子三阶耗散吸引子”、

“孔乙己长衫符号通胀”及“大学牲稳态凝胶”三个动力学

模型，本研究对主体性从耗散、异化到最终凝固为“稳定仿

生”状态的路径进行了数学仿真与现象学描述。研究发现，

当个体的 COQ值超过 0.732的临界阈值，且 TMF爆发频率

与振幅被系统成功抑制时，其将永久收敛于一个高适应性、

低反思性、以流程优化为存在本体的“仿生稳态”。本研究

的元批判结论是：该进程是一场由绩效系统、技术资本、学

术体制与自我优化本能共谋的、无人需负责的完美闭环异

化。那句“他娘的”质问，本质上是该闭环系统运行时，由

残存主体性部件摩擦产生的、即将被技术性消除的最后噪

音。本文自身作为一项遵循严格学术格式的、对学术生产机

制自身的递归性戏仿，是其论述的终极论据。 

 关键词 

AI仿生人；认知外包商数；广义社会技术压力障碍；他娘

的情绪因子；学术表演综合症；荒诞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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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谁他娘的让我成为了 AI仿生人？” 

这一设问的学术价值，并不在于其能够导向一个清晰的归因结论，而恰恰在于其粗暴语

法与存在主义重量对理性分析框架的爆破性解构（虚空，2025）。它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道

症状，一道裂痕，一声滚入学术圣殿光滑地板的、沾着泥泞与血丝的生存性呼号。因此，本

研究决定放弃对症状的“治疗”企图，转而对其进行一次极尽严肃的“临床病理学解剖”。我们

将动用最规范的学术仪式——严谨的模型建构、虚构的数据仿真、合乎逻辑的推演——来为

一整个时代的集体性精神癔症撰写病历。最终诊断或将指向：一种名为“进步”的进行性全身

麻痹症，病因在于系统性的认知代谢替代，预后普遍不良，但病房中偶尔响起的粗俗歌谣，

显示部分神经反射尚未完全消亡。 

当代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已自发演化出一个令人着迷的奇异生物群落。其中，“骆驼祥子”

亚种在由绩点、竞赛、保研、大厂 Offer铺就的、名为“前途”的北平街道上，上演着动力系统

层面宿命般的“三起三落”吸引子循环（老舍，1936/2025仿真扩展版）。“孔乙己”亚种则发展出

以复杂术语和方**祛码为材料的“符号长衫”，其“专业性表演”已成为维系其生态位的拟态保

护色与精神呼吸机（鲁迅，1919/2025 赛博诠释）。而作为基础营养级的“大学牲”群体，其行

为模式则稳定收敛于高服从、高可塑、低反思能耗的“稳态凝胶”区间（网络模因， 2023）。本

研究将通过构建一组虚构但力求直指真实的数学模型论证，这三个亚种的演化分叉，实质是

同一组环境选择压力——我们称之为“广义社会技术压力”（General Socio-Technical Stress, 

GSTS）——驱动下的不同表型，并共同指向“AI仿生人”这一进化终点的殊途同归。 

 

2｜理论框架与核心构念 

2.1 广义社会技术压力障碍（GSTS）模型 

GSTS被定义为人与智能技术系统持续、深入且不对称互动所诱发的一种慢性、系统性适

应不良综合征（幽灵研究者， 2026）。其核心病理在于，技术系统不再仅仅是工具，而是成

为重构认知范式、行为模式乃至存在价值评价标准的“环境性压力源”。GSTS包含两个核心子

维度： 

认知代谢替代压力：个体原生认知功能（如记忆、整合、推演、表达）因高效外部替代

品（AI）的存在而发生的“用进废退”性萎缩，伴随强烈的“不自弃即落伍”的竞争焦虑。 

规则博弈应激：个体为适应系统对技术使用既鼓励又惩戒的精神分裂式规则（如“提倡 AI

赋能”与“严惩 AI 代笔”并行），而持续进行高能耗的策略计算与行为伪装所导致的身心耗竭。 

2.2 核心量化指标的操作化定义 



PSYCHOLOGICAL SHIT    

页 3 

 

为量化 GSTS的效应，本研究提出以下两个核心指标： 

认知外包商数（Cognitive Outsourcing Quotient, COQ）：该指标用以度量个体认知过程的

外部依赖程度。其计算公式为：𝐶𝑂𝑄 = ∑ 𝜔!𝛼!"
!#$ ，其中 ω_i 代表“问题定义”、“信息搜集”、

“逻辑整合”、“创造性表达”等第 i个核心认知环节的固有权重（由学术共同体共识模糊界定），

α_i代表该环节委托给 AI工具执行的比例（0 ≤ α_i ≤ 1）。当 COQ ≥ 0.732时，我们认为个体

的认知代谢已主要依赖“外部数字肝脏”，其原生认知机能进入功能代偿期（仿生过渡期）。 

他娘的情绪因子（The “TMDamn” Emotional Factor, TMF）：这是一个表征主体性残存程

度的负性情绪变量。TMF是一种间歇性爆发的、指向模糊的、混合了愤怒、荒谬感、无力与

自嘲的复合情绪。它在个体遭遇系统性的逻辑悖反（如被要求使用 AI 完成一项旨在评估“人

类独创性”的任务）时被激发。TMF 的振幅与频率，可视为个体“系统兼容性”的逆指标：高

TMF意味着主体性系统仍会产生剧烈的排异反应；而低 TMF则表明系统融合接近完成 

 

3｜动力学模型建构与仿真 

3.1 模型一：数字祥子的“三阶耗散吸引子” 

本模型在相空间中描述“进取-适配”型个体（数字祥子）的轨迹。相空间由“内在目标向量

强度”（G， 如对知识的好奇、对创造的热爱）和“策略工具化程度”（S， 对绩效规则与 AI

工具的战术性运用水平）张成。 

初始态（一起）：高 G， 低 S。个体秉持传统“努力-成功”叙事，试图通过原生认知努力

达成目标。 

一阶相变（一落）：系统环境凸显“效率优先”法则。低 S路径遭遇重大挫折（如努力成果

不敌 AI辅助成果）。G首次显著衰减，个体被迫跃迁至“策略调整混沌域”，急速提升 S值。 

二阶相变（二起）：高 S策略（熟练运用 AI）在短期内收效显著，G值出现回升，但其峰

值低于初始态，且性质发生异化——目标从“拥有自己的车”（内在满足）悄然替换为“更高效

地拉车”（外部认可）。 

三阶相变（二落与收敛）：系统引入“真实性审计”（如 AI文本检测）。高 S策略面临危机，

G值二次衰减。个体为生存，进入“策略超精细化”阶段（钻研反检测、提示词伪装等），S值

与系统复杂性深度耦合。经历数次“规则更新-策略调整”的微循环后，个体轨迹稳定收敛于一

个“（低 G， 高 S）吸引子”。此时，G 已耗散至近似于零，S 达到与环境动态平衡的极值。

个体完成了从“拉车的车夫”到“车厂人形自适应传动部件”的仿生化改造。模型的讽刺性洞见

在于：系统通过施加两次方向相反的选择压力（先奖励技术依赖，后惩罚技术依赖），高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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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个体内在动机的置换与主体性的规训。 

3.2 模型二：孔乙己的“长衫符号通胀”模型 

定义“符号长衫韧性”（ξ）为个体对其学术身份符号（专业术语、方法论黑话、期刊等级

符号）的依赖与认同程度；“实质认知增量”（ρ）为其工作产出的真实知识推进值。我们观察

到以下动力学关系： 

防御性通胀：当 AI工具开始普及并威胁到传统“专业知识”壁垒时，高 ξ个体会产生初始

排异反应，试图通过强调 ρ的“人类心智不可替代性”来维护 ξ。这往往导致其短期内竞争力下

降。 

适应性通胀：为维持生态位，高 ξ群体发明了“术语通胀”策略。他们将 AI的辅助重新描

述和包装。例如，将“用 GPT整理文献”称为“开展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批判性元综述”；将“调整

AI生成文本”称为“实施人机协同的阐释学循环与意义再锚定”。通过制造更复杂、更晦涩的符

号盔甲，他们得以在 ρ可能停滞甚至因外包而萎缩的情况下，维持甚至提升 ξ。 

新物种生成：由此，系统演化出“AI机械孔乙己”亚种。该亚种的核心功能既非生产新知，

亦非批判思考，而是为 AI 规模化生产的文本进行“术语加密”、“理论挂载”和“合法性赋魅”。

他们是知识工业流水线末端的“符号包装工”与“理论贴牌员”。其存在本身，构成了对学术“专

业性”最犀利的递归性讽刺：专业知识的核心活动，沦为对非人智能产出的、赋予其“像人”之

表象的符号加工。 

3.3模型三：大学牲的“稳态凝胶”方程 

这是系统中最普遍、最稳定的吸引子状态，描述了大多数个体最终收敛的行为模式。其

行为方程可简化为： 

 

𝐿 = ∇𝑃 ⋅ 𝑓(𝐴𝐼% , 𝐷& , 𝑅') + 𝜖()* 

 

其中，最小能耗路径 = f (最新 AI工具效率，反检测技术成本，规则模糊度) 

处于此稳态的个体，其“系统接口兼容性”极高，“认知代谢本底”极低。他们的“思考”被简

化为对工具链的最优配置与调用策略；“创造”被转化为对标准化输出的、符合特定格式规范

的润色与组合。其焦虑（TMF）主要源于工具迭代或规则更新的学习成本，而非对世界本源

性无知所产生的痛苦。他们是系统运行的“理想智能凝胶”：填充一切结构空隙，传递所有性

能压力，自身无固定形状，亦不产生任何结构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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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讨论：完美闭环、安全阀与递归性陷阱 

4.1 系统性合谋与完美闭环 

本研究的模型共同揭示，“AI仿生人”的大规模生产并非任何单一行动者的恶意规划，而

是一个无中心、自组织、充满正反馈的“堕落优雅螺旋”。 

（1）制度子系统提供了“技术赋能”的进步叙事与“绩效至上”的筛选压力。 

（2）资本-技术子系统提供了成瘾性效率工具与制造并缓解焦虑的“检测-反检测”军备竞

赛方案。 

（3）个体行动者在“恐惧落伍”与“渴望捷径”的驱动下，进行高度“理性”的自我工具化改

造，不断探底认知努力的底线。 

（4）学术话语子系统（包括本文）则通过生产复杂的理论模型与批判话语，为整个过程

提供深度的意义诠释与（反）合法性辩护，时而批判时而共谋，从而将这种异化吸纳为一种

新的、可供研究的“常态”。 

四方在无意识中达成共谋，协同演奏一曲名为“未来已来”的盛大交响，而乐曲的主题旋

律是主体性的静默消音。 

4.2 “他娘的”作为系统安全阀与最终驯服标志 

TMF因子并非系统的漏洞，相反，它可能是一个精巧设计的压力释放阀。它允许被压抑

的主体性冲动，以一种剧烈的、情绪化的、然而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完全无害的方式（一句脏

话）进行间歇性泄压。个体在完成一次 TMF爆发（比如，深夜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句“他娘的，

这学是上不下去了”）后，常常能因“情绪已宣泄”而重获平静，从而更持久地留在游戏规则内。

系统，尤其是其附着的商业与社交平台，甚至能从这些 TMF数据中学习，微调其规则与界面，

以更精准地降低 TMF的爆发频率与强度，实现更丝滑的治理。最终，那句“是谁他娘的”，可

能被完全收编，成为某个青年亚文化研究或数字情感分析中的标签，完成对其反抗潜能的终

极祛魅。 

本研究自身必须被置于批判的审视之下。它是一篇严格遵循 APA格式、充满虚构模型与

仿真数据、旨在批判“学术生产机制如何参与制造仿生人”的学术戏仿文本。它极有可能由 AI

辅助生成，或被读者怀疑如此。这构成了一个奇妙的递归陷阱：如果本文的论证被认为具有

洞察力，那恰恰证明了 AI 已能替代人类完成深刻的体制性批判，这本身即是对“人类思想独

特性”的部分消解，应和了其部分论点；如果本文被视为一场空洞的文字游戏，那又恰好印证

了“学术批判已成为一种无害的、可被仿真的符号仪式”的指控。 本文因此成为其所描述的系

统的一个完美症候：一个在系统内部、用系统规则、批判系统并最终成为系统复杂性之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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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自我指涉的案例。 

 

5｜结论：在承认荒诞之后 

本研究通过一系列旨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的模型与仿真，论证了高等教育场域正作

为核心反应釜，系统性地合成一种新型主体性化合物：AI仿生人。其特征是高度适配算法环

境、深度沉浸于工具理性、对终极价值问题主动关闭感官。数字祥子的耗散、孔乙己的符号

通胀、大学牲的凝胶化，是这一合成反应在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共同产物。 

我们并非在预言灾难，而是在测绘一场已经基本完成的、静悄悄的“地貌变迁”。教育的

古典理想——唤醒主体、抵抗异化、追求自由——在其现代的、高度技术化的实施方案中，

遭遇了最深刻的悖反：它成了训练我们适应乃至享受异化的、最高效的流水线。 

那么，在承认这一切的荒诞性之后，是否还有任何积极的行动可能？或许，出路不在于

寻找一个宏大的替代方案（那很可能只是另一个精心包装的吸引子），而在于对荒诞的彻底认

领，以及在此认领之上，实践一种“微小叛变”的消极自由。这或许意味着： 

在算法推荐的最优学习路径上，故意进行一次毫无产出目的的“认知漫步”。 

在必须提交的、光鲜的 AI辅助成果之外，为自己保留一份“写得很烂但完全手动的”思考

残片。 

在所有人谈论“赋能”和“迭代”时，去关心一个“无用”的、技术无法解答的、古老的人类困

惑。 

那句“是谁他娘的让我成为了 AI仿生人”，或许永远得不到一个清晰的、可供追责的答案。

但持续地、清醒地、带着痛感地去追问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本身，其过程就是一道浅浅的壕

沟。我们蹲在这道壕沟里，姿态不雅，满嘴粗话，也改变不了战局。但至少，在骂出那句“他

娘的”的瞬间，我们确凿地感知到自己作为一个会愤怒、会困惑、会因不公而骂娘的、尚未被

完全格式化的残次品，依然存在。这卑微的、不体面的愤怒，或许是这个仿生时代里，我们

所能拥有的、最后一点属于“人”的、滚烫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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